
文章題目：人間 
霹靂火 VS.野火 
 

我們可以不同意「文化中國」這面旗幟，可以換上另外一面，甚至多面旗幟，

但是，不能沒有旗幟，或者，多到不知道有多少旗幟。旗幟不用以黨同伐異，旗

幟用以迎風，航行，讓台灣的所有人民都在其中，有個嚮往的未來。如此，流動

的現實與定錨的超現實，流行的《台灣霹靂火》和龍應台的「文化精神分裂症」

論述相互激盪，交織，向離心靠攏，向中心錘鍊。  

     後 SARS時代的台北捷運，回復到從前看得見嘴臉的日子，擁擠的比肩，人
們恣意交談，隔壁的少年仔打開手機，炫酷具有錄影功能的 Nokia 8250，播放著
昨天才完結篇的的精彩片段，我湊過去也瞄了一段。現在全台灣無人不知，無人

不曉的劉文聰，跪在祖宗排位前，文聰的爸爸和媽媽蒙太奇地穿插出現，分別和

他擁抱，狀甚疼愛。然後劉文聰雙手握住已經點燃的香，在眉心前面對供桌虔誠

祈禱：「爸，請你保佑我（閩南語），心想事成，求仁得仁（國語）。」接著畫

面就近距離特寫他著名的冷酷表情，復仇的意志熊熊燃燒。然後螢幕右下角就出

現「Taiwan霹靂火」字樣，「我是來無形影，去無行蹤的藏鏡人⋯⋯（閩南語）」，
秦揚主唱的主打歌出現，錄影在麥當勞廣告，那個黃底紅字的Ｍ出現時結束。民

權西路站到，少年仔面無表情合上手機，看也沒看我一眼，就晃出了捷運。我看

到了一個位置坐下來，車行鑽出了地下，中山足球場與珊瑚刺桐歷歷在目，我隨

手拿起人家留下來的報紙觀看，《霹靂火》的討論到處可見，「劉語錄」明天發

售，七月陽光依然刺眼。  

     我繼續約三十秒的旅程，出士林站搭公車回到我的研究室後，面對一篇登在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說台灣有「文化精神分裂症」的文章。龍應台以她一貫令人

尊敬燃燒野火的批判宏觀視野，企圖將政黨輪替後的台灣政經文化，以拉回歷史

的方式進行總清算。但事實上，當過台北市文化局長的龍應台所描寫的城市文化

與五十年來的家國，這次卻是脫離流動的台灣全球化現實而以兩極化的觀念所做

的定錨的超現實論述。這個「定錨」就是「文化中國」和「政治中國」的論述，

所面對的卻是早已領先政治惡鬥，進行跨界流動、全球拼貼的「文化台灣」。  

    為苦悶現實提供抒發的出口  

     龍應台於文中舉德國的「威瑪共和」覆亡的例子，說明「相似的歷史元素」：
外力「謀殺」的威脅、本身「痼疾」的無力擺脫、與脖子上纏著權力鬥爭的「自

殺」傾向，也都在台灣作用著。「文化中國」和「政治中國」是基於龍應台所說

的「中共不等於中國，『本土化』不等於『去中國化』」而被區分開來。外力「謀

殺」的威脅意指「政治中國」的「沙文主義」窒息台灣，其代理人包括中共與蔣

家政權的作用；本身「痼疾」的無力擺脫是針對容易腐化的理想主義發聲，力陳



人民所寄望改革的化身民進黨，執政之後換來的卻是「被民主綁架的人民」、「一

堆冷敗的灰燼」；而權力鬥爭的「自殺」傾向就是將文化視為政治權力的函數，

而嘆息台灣患有「文化的『精神分裂症』」：兩極化地不是崇拜從沒看過的大中

國的地理，就是神聖化、圖騰化狂熱的台灣土地之愛。雖然龍應台提出了廣納在

台灣生存的各民族的「本土化」是天經地義的看法，但是，她的「文化中國」的

「定錨」意識始終佔著絕對支配的位置，以至於龍應台野火就燒到了「超現實」

的地方去了。兩極化的思考，使得她將政治光譜中的台獨基要派的粗俗的政治與

文化主張視為主要的論敵對象，以至於陷入切割「中國」「台灣」的文化成分的

論述陷阱，然而就當代文化台灣的真實而言，事實上，這是一個過度推論，一個

超現實；台灣文化所涵蓋的各種內容隨著時間展現更為豐富的多元性，人民的「由

下而上」，透過文化與娛樂的結合，某種程度上解構了政客的單行道劃分，也讓

「文化台灣」具有全球化色彩。  

     平心而論，龍應台的論述確實看到流動的政治經濟現實作用，拉到極高的制
高點，以鳥瞰的方式闡述現今所有台灣的居民都感受得到的政治黨派動盪、經濟

不景氣等民進黨政府與在野的國親各黨都必須擔起責任的事實，這點確實和威瑪

共和時期的政治生活的「冷淡中帶著滑稽好笑的成分」、「議會裡的辯論充滿衙

門式官僚氣息，有時還相當活潑激烈，但整個看來則不免充斥著一種不實在的氣

氛：黨派相互謾罵，大家大放獗詞，甚至相互」、「污辱個不停，完全無視於外

在成千上萬正在挨餓的人」的狀況雷同。但是，龍應台的類比，卻忽略了一個非

常重要的事實，那就是「威瑪共和」同時是德國歷史上最為璀璨偉大的「威瑪文

化」時代。  

     威瑪文化。人在顛沛流離的安靜中，敏銳地生活創作讓自己表現為時代的印
記，因為害怕自己不偉大。龍應台所說的「台灣是中國文化的暗夜燈塔，中國文

化是台灣的珍貴資產」現在沒有那麼重要，「人民素質是夢想的基礎」則很重要。

龍應台完全說對了一件事：政客不可寄望，人民素質是夢想的基礎。在這奇爛無

比的台灣現況下，我們的時代的危機不在政治（因為人民即使投了票也選不出像

樣的未來），而在欠缺文化創造精神。這種精神，應該是能夠在商品拜物的現代

中，印記短暫的歡愉，永恆的浮水印，展現抵抗的精神。威瑪文化的體驗汪洋大

海一般的澎湃感情的詩人里爾克、尋找苦悶時代新人性的表現主義，都在一個亂

世醞釀著文化的風暴與潮流。「不帶馴服的態度和魯莽的現代化風格，以及透過

科學去解剖現實的方法，形成了真正的威瑪精神」。這種威瑪精神，將德意志的

文化再一次推向世界的舞台。  

     而不管你喜不喜歡，《台灣霹靂火》反映了政黨輪替後，在地文化成為主流，
是一種興盛繁榮的台灣文化象徵。我們這個時代所看到的不是一種以「文化中國」

為主軸的表現型態，而是，台灣作為一塊能夠鑲嵌世界文化的土地，它能吸納包

括台灣本土、中華文化、日本、韓國、與歐美等各式文化的養分。《台灣霹靂火》



展現全球化、資訊化的即時性與後現代的拼貼現象，不僅編劇與演員有來自香

港，劇情除了發生在台灣環境，也牽扯到德國、日本與美國等不同的文化環境，

劇中人物國語、閩南語夾雜偶而還會說幾句英語，連 SARS都即時被編入劇本，
這是以往閩南語劇不曾有過的現象。而一個操著閩南語、有錢、年輕、漂泊、重

義氣、情緒化，帶著暴力的解決問題方式的現代資產階級流氓劉文聰，成為當前

台灣人在政治、經濟與法律困境的苦悶現實提供抒發的出口，遠比龍應台超現實

的「文化中國」來得有效。  

    我們可能喪失的更多  

     但是，《台灣霹靂火》反映的流動的現實，並不表示它就可以是我們這個時
代的「威瑪精神」的代表。從龍應台令人同意的「人民的素養是所有夢想的基礎」

的結論看來，《台灣霹靂火》的速食文化風格，可以印記短暫的歡愉，但仍欠缺

在商品拜物的現代中，印象永恆的浮水印，展現抵抗的精神。它的流行文化的消

費特質，也同時是「文化台灣」的全球性與後現代性的警訊。即時性與拼貼的後

果，一方面可能豐富我們的文化內涵，但另一方面，我們可能喪失的更多，如果

這些只是消極的娛樂與全民亂講式的抒發，其背後的金錢邏輯遠遠大於文化精神

性的形塑。這時龍應台用以「定錨」的「文化中國」的「超現實」力量就顯得格

外醒目。「文化中國」的價值中心意涵和發散式的「文化台灣」顯得格格不入，

像是在作夢一樣。當「文化中國」成為龍應台所提倡的夢想時，在流動的現實中，

「定錨」竟然就成為「起錨」，成為超現實運動所強調的夢的流動性，近看事物，

以轉化現實的不滿的可能，形成抵抗的精神，雖然可能是個人式的、分眾式的抵

抗，印象永恆的浮水印就在這種姿態中出現。於是，龍應台的「文化精神分裂症」

的批判，才真正是台灣「威瑪文化」的可能璀璨的一部份，如此「不帶馴服的態

度」「魯莽的現代化風格」，原本是脫離現實的力道強烈的兩極化論述，在一個

腐爛掉的政治經濟，動盪與衰退的現實氛圍中，超越享樂主義的歡愉和拼貼的反

歷史快感，震聾發聵地標舉一種價值，一種威瑪文化式的「對生命新的完整性的

追求」。我們可以不同意「文化中國」這面旗幟，可以換上另外一面，甚至多面

旗幟，但是，不能沒有旗幟，或者，多到不知道有多少旗幟。旗幟不用以黨同伐

異，旗幟用以迎風，航行，讓台灣的所有人民都在其中，有個嚮往的未來。如此，

流動的現實與定錨的超現實，流行的《台灣霹靂火》和龍應台的「文化精神分裂

症」論述相互激盪，交織，向離心靠攏，向中心錘鍊。  

    （本文作者石計生，現任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筆名奎澤石頭，著作詩
集《在芝加哥的微光中》(1999)、《海底開滿了花》(2001)、與《時光飛逝》(2003)
三種，理論研究《藝術與社會：閱讀班雅明的美學啟迪》(2003)等書。）  

 


